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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之前，孟靖翔参加其他社会组
织的志愿活动时，一次机缘巧合，认识了
几名想做艾滋病志愿服务的伙伴，几个人
一拍即合，那就做吧。

2002年8月，他们成立了甘肃花雨工
作组，现更名为甘肃西域风志愿服务中
心，是甘肃第一个以性病艾滋病知识普
及、HIV 抗体自愿检测、安全套发放及使
用、倡导、感染者就医指导、感染者心理干
预与关怀等多项公共卫生安全工作为主
的公益组织。

“在当时谈‘艾’色变的年代，我们对这
个病的认识也是欠缺的。”当时互联网还未
普及，他们就查资料、听讲座，一点一点吸
收，然后再一点一点输出。但真正接触艾

滋病患者时，恐慌还是本能的反应，“我们
心里也害怕，万一传染上了怎么办？”

“当时家人问我，是不是也被感染
了？”在得到否定答复后，情感发生了从抵
触到认可再到支持的转变。

“艾滋病患者最在意的还是来自世俗
歧视的眼光。”孟靖翔说，性传播是艾滋病

的主要传播途径，感染者有了这个病后，
精神上处于崩溃状态，情绪上的“堵塞”极
难疏通，他就要充当“情绪垃圾桶”，让他
们发泄出来才能更好地沟通。

有一个大一的艺术生，21 岁，在确诊
后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想放弃学业，放弃
生命。孟靖翔进行深入开导，指导服药，

给予精神上的关怀。一段时间后，该学生
能够正视疾病，积极接受治疗。

“他毕业的时候有文艺会演邀请我去
看，自己编排了一段独舞，唯美的舞蹈展
现了他内心的绝望和重生。我明白这是
什么，看得我眼泪直流。表演结束后，我
给他献了花并拥抱。这种情感很多人不
能理解。毕业的时候，他专门来看我，说
很感谢我们的帮助关照让他没有放弃学
业，会继续努力前行。

在22年的志愿服务中，通过孟靖翔和
团队心理干预来接受治疗的人是越来越
多，对组织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欧阳海杰 王建 实习生 冯晶晶

22载，他们与“艾”同行
2024年12月1日是第37个“世界艾滋病日”，也是孟靖翔做防艾志愿者，

与“艾”同行的第22个年头。22年里，他见证过无数生命的挣扎与复苏，给处
于绝望边缘的人以希望，帮助他们逐渐走出艾滋病的阴影，重新站在阳光下。

记者：每个艾滋病患者都有一段艰难的
历程。最开始是怎么发现自己身体状况有变
化的？

杨姐：2010 年我和前夫在大连打工。6
月的一天，突然发现自己舌头上起了白色的
疱疹，先到口腔诊所看，医生建议到综合医院
去查一下。去了大连人民医院检查后，医生
说是口腔里真菌感染。对我来说，真菌是个
啥也不明白，认为就是简单的口腔问题。当
时经济也比较拮据，就又拖了一周多。其间，
出现了走路气喘，咳嗽、身体虚弱症状。我又
去医院就诊，医生建议去排查肺结核。一周
后，医院告知排除了肺结核，但这时候我连走
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就住进了大连人民医院。

住院后，做传染病筛查，主治医生只告诉
我血液有问题，将具体病情告知了我前夫。

我从前夫的表情里发现了不对劲，猜测是癌
症或者其他绝症。再三逼问下，前夫说医生
怀疑我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当时我只认识

“艾滋病”这三个字，其他一无所知。
记者：你知道自己是怎样被感染的吗？
杨姐：说实话，我是一个洁身自好的人，

从来没有任何越轨行为。情感生活中只有前
夫一个人，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在他一人身
上。听到艾滋病三个字时，感觉自己挺冤枉
的。最主要的是，当时前夫没有出现任何症
状，他就怀疑我有问题。在我被确诊半年后，
他也确诊了。他之前经商，经常在外面应
酬。后来确定，是他传染给我的。

记者：那一定是个非常艰难的时期。你
当时做了什么？

杨姐：大连人民医院五次采血做初筛，三

次阴性两次阳性。当时我不知道这代表着什
么，还侥幸自己是不是被误诊了。医生建议
回到当地医院接受治疗。因为身体已经出现
了并发症，卡肺、呼吸困难，在特别难受的情
况下我出院了。

回到出租屋，经历了一个人生至暗的夜
晚，大脑一片混乱，精神崩溃到极限。第二天
中午，前夫出去办事时，我用一把水果刀自
杀，双手的肌腱动脉全割断了，鲜血喷涌而
出，我没有任何痛感，静静等待死亡的降临。
前夫回来后吓坏了，在邻居们的帮助下，我被
再次送进大连人民医院，断裂的肌腱接上了，
算是捡回了一条命。现在我知道，当时是因
为艾滋病病毒已经侵犯到了脑部神经，导致
大脑不受控制，整个人的行为过程都是无知
觉的。

一名艾滋病患者的重生之路

在兰州艾滋病病友
圈，“杨姐”小有名气，因
为她热心、直率、有亲和
力，很多病友称她为“救
命恩人”。

杨姐也是一名艾滋
病患者。2010 年 6月
发现感染HIV病毒后，
她也经历了每一个患者
共有的至暗时刻——从
最初的绝望到试图割腕
自尽的至暗时刻，再到
接受治疗与心理调适，
她的人生实现了涅槃般
的重生。在药物控制
下，她的病毒载量已经
为零。如今，除了每天
要吃药和定期检查，她
的日常生活跟正常人没
什么两样。

杨姐也是一名志
愿者，每每遇到新发现
的艾滋病感染者，她都
会反复为他们做心理
疏导，用自己的亲身经
历鼓励他们勇敢面对
疾病。

12月 1日，杨姐接
受记者专访，讲述了自
己从患者到志愿者的心
路历程。她想告诉所有
病友：艾滋病如同高血
压、糖尿病一样是可控
的慢性病，并不可怕，可
怕的是自我歧视，万念
俱灰。只要调整心态积
极治疗，让自己强大起
来，每个人会同样拥有
美好的人生。

记者：经历了轻生，又能振作起来，算得
上是涅槃重生了。

杨姐：自己能有今天，也要特别感谢大连
人民医院呼吸科的一名女主任。当时我们很
穷，2万多元的手术费用都交不起。她在得知
我的情况后，动员医护人员、病友及爱心人士
捐款。在一群陌生人的支持和帮助下，我开始
进食，下地走路，有了精气神，病情也得到了稳
定控制。半个月后，我哥哥和妹妹到大连把我
接回兰州。

回到兰州后，我被确诊为HIV阳性，就是
艾滋病患者。艾滋病CD4细胞数低于20，说
明感染艾滋病时间已经比较长，体内的病毒比
较高。并且病毒已经破坏了免疫系统，导致免
疫功能低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感染，例如细
菌、真菌、病毒等。

记者：确诊后，丈夫是不是和你一起面对
疾病？

杨姐：我从大连回来后，前夫依然留在大
连，但后来就联系不上了。艾滋病、我的自
杀，加之拮据的生活把他的精神压垮了，他害
怕了。我给他打了三个电话，这三个电话决
定了我的后半生吧。打第一个电话的时候很
忐忑，不知道他接或不接，没有奇迹出现。第
二个电话响铃后，依然无人接听。当三个电
话都无人接听后，我知道他抛弃了我。后来，
他解释说他害怕了，把电话卡拔掉了，但良心
受到了谴责，又想回兰州找我。对于我来说，
既然你已经做出了抛弃我的念头，我也不可
能跟你再共同生活了。

现在讲述这些，心里还会隐隐作痛。那
是一段很艰难很窘迫的日子，我穷到身无分
文，居无定所。直到2010年12月21日，我才
服用国家免费发放的抗病毒组合药物。

记者：得病后，生活和工作中有没有被歧
视？

杨姐：我的家人里，只有我妈、我哥、我妹
以及现在的丈夫知道我是个艾滋病患者，其
他亲戚也只知道我生过疾病，一直在服药。
妈妈是文盲，她对这个疾病不了解，也不会产
生任何恐惧，她只知道我生病了，比较担忧。
哥哥和妹妹没有任何歧视，也没给我带来任
何心理负担。

我的逻辑是，大家都有好奇心，喜欢当
“吃瓜”群众。他只是需要一个答案，你给他
一个答案就可以，不管这个答案是否真实。
服用抗病毒药物反应特别大，恶心、眩晕、皮
疹、呕吐，我经常吃饭时旁边要放个垃圾桶，
一边吃一边吐。有人问了，我要么说是甲亢，
要么说是肺炎，反正每个人问的我都会回答
不一样的病。

慢慢的，自己的心胸开始变得宽广起来，
也明白了不要太在乎外界的说法，内心强大
才能保护自己。

记者：是什么契机让你开始做志愿服务？
杨姐：在掌握了一些艾滋病知识后，就想

着要去帮助和我一样无助无知的感染者。多
数感染者得知自己被感染后，压垮他的不是
疾病而是自我歧视。不管男女，他（她）自己
会瞧不起自己。我会告诉他们，这个疾病本
身并不可怕，要正视疾病本身，更要正视自己
的内心。也不要产生恐惧，好好配合治疗，一
切都会好起来。

我从 2011 年就开始做志愿服务，慢慢
地，大家都管我叫“杨姐”。帮助过很多感染
者，与很多人成为朋友。

这么多年，在我的身上发生过很多事，因
煤气中毒导致休克，怀了两个孩子都因大出
血而夭折，交通事故差点丢了性命，感染艾滋
病病毒后自杀，幸运的是每一次都从死亡线
上被拽了回来。现在做这份志愿工作，帮助
他人走出心灵的困境，自己心里特别宁静，也

特别踏实。以自己的能力去帮助我能帮助到
的人，听到他们说：“杨姐，我的命是你救回来
的”“没杨姐开导，我这条命已经没了”“杨姐
是我们生命中的贵人”，就很感动。

记者：帮助了病友，自己一定也会很有成
就感吧？

杨姐：10多年来，碰到了各类感染者，将
他们从绝望中挽救出来，就是我最初想做
的。记得有一天晚上10点多了，突然有个电
话打进来了，接通后是一个男孩子的哭声。
他说自己是西宁人，刚满 21 岁，被确诊为
HIV阳性，绝望了，准备服药自杀。此时，他
一只手里拿的是安眠药，一只手里是水杯。
他想着离世前的最后一个电话打给我，是试
探也是救命稻草。他觉得自己很肮脏，但又
不甘心，因为还没有享受到五彩缤纷的世界
带来的幸福，就突然死去。电话里男孩情绪
激动，哭得稀里哗啦。

我倾听着，对他的遭遇感同身受。后来
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疾病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战胜自己的心魔。就这样一直聊，
男孩子的情绪稳定了，就告诉他怎么检测，怎
么服药等。后来这个男孩子接受了治疗，整
个人也阳光了，也成为一名志愿者，为其他感
染者提供帮助。

还有一对夫妻，先是丈夫被确诊，然后妻
子检测结果是阳性。妻子当时情绪失控，大
哭大闹，趁人不注意时要跳楼，幸好被及时救
了下来。后来我一次次开导、鼓励，夫妻俩最
终接受了治疗。现在一家人也过得挺幸福
的，我们也成为好朋友，经常在一起聚会。

这就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再微小的光
也是光，我是个平凡人，但我也可以用微光照
亮他人，这就很知足了。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欧阳海杰
赵相龙 实习生 冯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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